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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堠子村“大刀会”活动记实

孟广安　　　　吴洪俊

年春天，军阀张宗昌沿津浦路向北窜逃，其所属

的刘志陆、方永昌、顾震等部则退据胶东，各霸一方。

月年 至 月间，他们在平度南乡、胶州北乡、掖县、即墨大

沽河两岸等地区，你来我往，相互残杀，各方兵士死伤惨重。

村边路旁，田间沟塘，残肢腐尸，横七竖八，到处是阴森恐怖

的惨状。战乱使这一带村庄的百姓深受匪兵勒索敲诈、烧杀

抢劫之害，不少人流离失所，四处逃亡，无家可归，老百姓处

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防止兵害匪祸，保家卫园，人们都

在奔走求生“。大刀会”组织便在这一带产生了，而且发展迅

猛。这时北王珠镇五里堠子村在隋安祥、刘思德的组织下，

成立了“大刀会”。他们带领会员修复、加固圩墙，并在圩墙

上架设大生铁炮和“两人抬（”一种长筒土枪）“。大刀会”会

首散布谣言，愚弄人心。入会者每人用发给的一红一黄两个

布袋，各装着朱砂画好的 道符，用来上阵打仗。据说打仗

时口念咒语，喝了朱砂符可刀枪不入，除灾避祸等等。

五里堠子村“大刀会”的坛部设在村东大街北面的隋家

祠堂，大门口两旁悬挂青、黄两杆大旗，还有横幅“大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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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字。大门外有会员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会首隋安祥

和刘思德及请来的两名师傅朱光元、王述迁在坛部里共定

“大计”，他们制造假相：刀砍胳膊留下白痕印，步枪偏打不

进枪子（子弹）。另外还宣扬一人入会保佑全家平安，免一切

灾难的谎言“。大刀会”的口号是“：打官军（指打顾震兵）、保

家园、抗捐税。”就这样仍旧有不少人信以为真，自愿入会者

日增，在短时间内五里堠子村就发展会员六 七十人。凡是入

会者每人发一把大刀或匕首和一支红樱枪等兵器。每到上

阵时会员都要念咒语，咒语是：黄老爷，传仙法，四大金刚，

十二罗汉，山神土地，金尊分子（意即神以金身挡护，分离开

射来的子弹），灵灵在上，金尊仙灵。还念止血咒，咒语是：东

方日出一点油，手执金钻到奇洲，一一饮饮长江水，止住鲜

血永不流。这些谎言实属自欺欺人。然而，当时由于广大民

众深受战祸匪乱之苦，走投无路，幻想神力无边而着魔者众

多。

同年农历腊月初，顾震部士兵要到各村催粮捐钱。由于

事先了解好了他们的活动“，大刀会”首领隋安祥、刘思德组

织起本会会众及联合附近的会众 余人到西岭前、赵家

营村后集结，拂晓前在岭沟埋伏好。顾震部匪兵百余人，从

宋家屯出发向东一带村庄催粮捐钱，从此路经过。“大刀

会”突然发起一阵猛攻，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打死匪兵

人，打伤 余人，缴获步枪 支，战利物品一宗。经过这场

战斗，大伤了匪兵的锐气，大长了“大刀会”的威风，匪兵败

退宋家屯大本营，“大刀会”也胜利回归五里堠子村。

事过几日，顾震部派人送了个纸条，要几千元大洋。会



第 3 页

首隋安祥、刘思德回信说，不仅本村不交（银元），凡胶平路

以东村庄（指五里堠子邻村）都不准交。又住了几日，顾震部

又派人来说，对抗不交就发兵踏平五里堠子村，杀他个鸡犬

不留。会首隋安祥、刘思德与会众议定，坚决不交，并做好了

应敌准备。于是加固圩墙，向马店及韩家村借来大生铁土炮

门，炬子炮几门和部分土枪，做好了一切战斗的准备。

腊月二十日早饭后，顾震部步兵骑兵 余人，开到五

里堠子村，把整个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匪兵的几门大炮安

在南岭岭顶，开始了炮击，放了一排炮弹后，步兵开始向村

内进攻“。大刀会”在隋安祥和刘思德的指挥下英勇抗击。村

南门是匪兵的主攻方向“，大刀会”摆下 门大炮，两边设有

门炬子炮，与匪兵对阵对打。百余名会众迫使全村的青壮

年拿起大刀长矛，顺手的农具，都上了圩墙助阵，并在街头

巷尾设下严密的岗哨。主攻村南边的匪兵发起猛攻时被“大

刀会”的几排土炮打退，损伤惨重，这时匪兵又改变战术，从

侧面进攻。东北面有围墙缺口，是吴茂才的院墙，当匪兵爬

上墙顶时，被吴茂才之妻用小镢砍下了 个手指。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土枪、土炮声响成一片，喊杀声震

天动地，从上午 时一直到下午 时。经过一天的激战，匪

兵未能攻下，天黑时匪兵败退回大本营宋家屯。这场战斗，

匪兵伤 多人，大刀会员亡 人死亡， 余人受伤。

当天夜间，二会首刘思德当了奸细，向顾震部匪兵求

和，并泄露了“大刀会”作战计划。第二天拂晓，匪兵重整队

伍再次包抄五里堠子村，他们在拂晓前就把村子包围起来

了。匪兵便先架炮向村里轰炸，村外人喊马嘶，炮声连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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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从睡梦中“大刀会”毫无防备， 惊醒，人们向四下观望，

见村外是人山人海，村内惊恐万分。村东北角有个缺口，大

家顺着缺口的圩墙爬出，向大赵家、尹家庄方向逃去。匪兵

乘机杀进村去，烧杀抢掠，瞬间村里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几

十间房屋被烧毁，大量物资和牲口被抢走。此后，五里堠子

村被遭塌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人们在外逃荒要饭、谋求

生机，很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从此以后“，大刀会”自行解散，会首隋安祥、刘思德隐

居埋名。大师傅朱光元回朱家庄，王述千也回胶南小珠山做

道士去了。

（北王珠镇文史组供稿）

（本文作者孟广安系胶州市北王珠镇退休干部，吴洪俊

系北王珠镇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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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麦丘伏击战

胡全武　　　　口述　　　　杨复汉　　　　整理

我叫胡全武（参军名字胡金城），胶州市胶北镇水牛村

人。 年入党年入伍参加抗日， ， 年退伍还乡。

年 月，我有幸参加了发生在麦丘对日伪军的一次战

斗。这次战斗，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现把我的所见所闻记

述如下，以飨读者。

名年，我在胶高独立营任便衣班班长，本班 战

上。 年 月，黄副营长和朱参谋长带领武装部队转战

于胶（胶县）、高（高密）、平（平度）三县边界地区，进行武装

抗日，开辟抗日根据地。有一天，部队驻扎在干沟店子村，该

村距平度南村据点较近。早饭后，南村日伪军出来抢粮、杀

人、放火。在拂晓前，营长命令变衣班，对南村日伪军的活动

进行侦察了解。接受 组，四面命令后，变衣班以 个人为

侦查。我和小韩是一组，走出五六里地，发现有不少赶集群

众慌慌张张往回走，经打听才知是南村的日伪军出来了，我

们两人继续向前侦查，又碰到一些看见日伪军的赶集群众，

我们问他们日本兵有多少？伪军有多少？群众说大概有十

几个鬼子和六七十个伪军。我和小韩没有了解到确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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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时，在路两边的道沟里，我们发继续侦查。距敌不到 现

日伪军在快速向前。虽离我们较远，但基本能分清鬼子和伪

人，军的数量（因为鬼子戴钢盔），鬼子有 伪军有 多

人，但武器看不清。时间紧迫，我俩回身向部队驻防地快速

行进，很快离开敌人的有效射程，然后向敌人每人摔出了一

颗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后，一是可以预报驻防部队做好战斗

准备，二是警告敌人不能继续前进，三是告诉群众远离战斗

地区。我们跑回后，马上把侦察情况向营长作了汇报，做好

了战斗准备。

我和小韩跑到部队驻防地时，黄副营长已经集合了部

队，待命出发了。我们把情况汇报后，黄副营长命令一连，从

敌人的左方跑步前进，争取在敌后打响。二连从敌人右方跑

步冲到敌后，左右包抄截断敌人退路。最后黄副营长命我和

小韩赶在一连前头，侦查敌人的武器装备和敌人的增援情

况 。

敌人因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也就停止了前进，并就地

占有地形。一连包抄敌人时被敌人发现，开始交了火。这时

二连的包抄也没达到预定地点，也和敌人开火了，但这时的

战斗形势，左右是我军的一连和二连，中间是敌人，基本上

形成左中右一条直线。在三方猛烈交火后，一连战士发现一

部分伪军带着 挺轻机枪向后逃跑了，敌人的伪军阵线基

本乱了，一连趁机发起猛攻，在很短时间内，伪军缴械投降，

被俘毙伪军 名，其中有中队长 名。二连交火后发现敌

挺重机枪，人有 门小炮（掷弹筒），其余的步枪都是盖子

枪，很清楚这是一股日本鬼子（战后知道交火前日军和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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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作战），并且敌人占据了一片有利地形 一个“干小

湾”，四面可以发挥火力，因此二连进展较慢。一连击溃伪军

后，乘胜猛攻日军，和二连合击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日军

虽然被包围，但他们占据的地形有利，武器装备精良，射击

技术又好，因而形成了日军跑不了、我军也暂时攻不下的相

时持局面。从交火的 多钟，到双方相持阶段已近中午了。

首长分析了这种形势，若强攻牺牲代价太高，若围困到黑

天，突攻取胜，时间就会拖得太长。如果敌人增援，我们就要

分散力量。经再三商量，最后决定：请胶东司令部支援。

分析情况后，黄副营长写信，派便衣班毕祥山（原名毕

多忠恕）骑自行车去胶东司令部请求火速支援（距离约

里）。第一次司令部说不能来，黄副营长又写第二封信，让毕

祥山马上回去，但回信说还是有种种原因来不了。黄副营长

见司令部不来支援，非常恼火，又立即写了第三封信，大意

是：来支援就能取胜，消灭这部分日寇；不支援就有被他们

逃走的可能。幸好，第三封信还是批准来支援，并随信派来

了一个连，火速进入麦丘村。

增援部队一到，司令部派来的连长调查了当时的情况，

察看了地理环境，做了战前动员，选拔了 人的突击队。突

击队员除了使用常规武器外，每人最少带 颗手榴弹，因为

日寇被围在麦丘村东南方向的小干湾内，离村有一段开阔

地带，在村与小干湾之间还有几间农民空闲住房，突击队员

可隐蔽前进，借闲房及有利地形，缩短突击距离。

这时，太阳已落，天也黑下来了，突击队员准备就绪。当

突击队员行进到闲房与小干湾之间的开阔地段时，突击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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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二连枪声大作，同时突击队员一律就地迅速滚进突击

队员在攻击前，通知对面方向的二连加强配合，开枪猛烈扫

射，以吸引敌人的火力。当突击队员滚到能把手榴弹扔到小

干湾内时，突击队长一 手声令下，队员们一齐摔出手榴弹

榴弹的爆炸声如天崩地裂，浓烟滚滚。爆炸结束后，突击队

员冲向小于湾猛烈扫射，爆炸的浓烟加上天黑，根本什么也

看不见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战斗便结束了。

当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可谓伸手不见五指，打扫战场

时只能用手摸，摸到死的不管，摸到活的就擒上来。经彻底

这次战斗，共清点 毙俘日军 人，缴获机枪 挺，小炮（掷

门，步枪 支弹筒） ，子弹 余发，其它军用物资等一

宗。我军在此次战斗中亦有伤亡。这是日军在胶州境内骚

扰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

（胶北镇文史组供稿）

（本文作者胡全武系胶北镇水牛村村民，杨复汉系胶北

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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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温化乡基干民兵连

高本义　　　　口述　　邱耀才　　　　整理

我是胶东镇小姜戈庄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人，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自卫团长（后改为民兵队长）、原胶高

县丰隆区温化乡联防中队长、温化乡基干民兵连连长。解放

前后，带领民兵队员打还乡团、斗地主恶霸、查土匪歹徒、护

铁路机场⋯⋯为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为保一方

平安弃家舍业，出生入死，在胶济铁路沿线和大沽河沿岸的

一些活动至今记忆犹新。

年我 岁，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在此

前，我确实还没有参加革命的想法。尽管家里很穷，但当时

觉得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家，能过上平平稳稳的日子就心

满意足了。可是，平稳的日子难平稳，不知道什么时候，国民

党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大炮就打过来了，被共产党打跑了的

土匪恶霸也不知什么时候就窜回来，日日夜夜炮声隆隆，枪

声不断，老百姓天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都不知道什么

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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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会脑袋搬家。这一切，都恨得我咬牙切齿。

激起我义愤并让我下决心投身革命的起因有这么几件

事情：

年过年以后，在我村西北坡发生第一件是 了一场

战斗，由于力量悬殊，八路军独立营伤亡惨重，被国民党打

多死打伤各 人。听说之后，我就想，八路军战士都是普通

人家的子弟，他们能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而勇敢地扛起

枪打国民党、打还乡团，我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为什么

就不能呢？何况，即使不上战场、整日呆在家里也不能保准

就是平安！

第二 年件事是 月发生在村前鼓鼓头庙的一仗，

更使我鼓足了参加革命的勇气。八路军总结了上次战役的

经验教训，加强了兵力和武器装备，一阵激战就把国民党驻

军的一排交通警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狼狈逃往营海方向，

逃跑时把轻机枪、重机枪都丢弃了。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

到周家滩（现云溪街道办事处）方停（因县城有国民党兵驻

守，不能继续追击）。第二天，国民党在炮火的掩护下，又从

蓝村方向调来了一个纵队，但因我军早有防备，其报复阴谋

未能得逞。

第三件事是还乡团的霸道和 月，国民年凶狠。

党兵逃离县城后，我党组织向我村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一

名姓姜的同志，由于他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大家都叫他姜

同志而不知他的真实名字。在他的组织下，由我村翻身主任

袁文海牵头，把逃跑地主袁子正（姜黎川的姨夫）的土地、粮

食全部分给了农民。尽管这些粮食本来是农民凑给他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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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粮分田时还是由村先生记明了各家各户分到的数量。

为此，国民党和袁子正多次组织还乡团反扑，对我村进行骚

扰。第一次，他们抓住我村村民高振合带路，夜间窜至我村，

被我方打跑；第二次又来反扑时，被正在执勤的民兵袁永义

发现，他大喝一声“：干什以的？”接着放响了土炮，又把还乡

团吓跑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还乡团反扑的目的是要回村杀

害与他们“作对”的村民，其中包括袁文海、郭振志及高洪义

的母亲、袁金敬的母亲等。麦收后，由于驻我村的八路军大

部转移，袁子正为首的还乡团反攻回村，在枪刀的威逼下，

分到粮食和土地的村民又不得不如数归还，而且还超额归

还，如分到 斤地 斤小麦。更可恨瓜干的，必须还给他

的是，袁文海的妻子被他们抓去痛打了一顿之后失踪，究竟

是被他们杀害了还是自尽了，至今无人知晓。

这几件事使我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

年春节过后，我说服了家人，和村民赵振早一道，

找到了时任大姜戈庄、小姜戈庄的联合村长孙明山提出

参加革命的请求。随即担任了村自卫团长（后改为民兵队

长），组织了由 多人参加的自卫团，从此开始了与国民党

和还乡团的斡旋和斗争。那时候，我们的装备很落后，全村

只有 支枪，虽然我自己有一支，但都是本地造土枪，打仗

时，只能放一下子，再放就得用石头砸，关键时刻派不上用

场，很是急人。加上那时候既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电话，全乡

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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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行动时，就靠两声枪响为号。只要听到两声枪响在哪个

方向，我们便马上组织民兵朝那个方向赶去参加战斗。由于

枪支少且落后，晚上巡逻时只有靠几枚手雷。记得那年春天

的一个晚上 ，我和民兵刘玉光正在村西南的坟地里执勤，突

然发现几个还乡团偷偷袭来，怕放枪打不走他们，我和刘玉

光每人扔出一颗 不手雷。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人数多少

敢冒昧进攻，很快就在火光中逃窜了。

那时候，充实武器装备是我们每个民兵队员的共同愿

望，但是一直没得到机会。麦收还没开始的时候，乡里成立

了联防中队，任命我为中队长。由于我一直要求换枪，有一

天，乡武装部的 支三八大盖、会计张宝科找到我，给了我

发子弹和 枚手雷，我高兴得直蹦。他告诉我说“：今晚

我们搞个单独行动，去向他们要枪。”我问“：向谁要？”他说：

“过河去，找伪村长要。”那时候，大沽河对面是国民党驻守，

姜黎川部就设在崂山县隐岛里，其正规番号是“ ，周围

百姓人人皆知。要到伪村长处弄枪，必须经南庄，越河进入

营海和崂山地盘，其危险程度显而易见。我问“：就咱俩能行

吗？”他说“：人少目标小，走吧。”就这样，我背上枪，把子弹

和手雷捆在腰上，披上蓑衣盖住，开始了独探虎穴的行动。

那天很热，还没黑天我们就到了南庄，由于口渴，我想

起了南庄的亲戚二表叔，想到那里落落脚，喝口水，也好挨

到天黑。到了表叔家，表叔不在，只有表妹在家，我没说是亲

戚，只说是共产党、八路军，但由于表妹不认 识我，不相信

我，可能认为我们是匪兵，丢下门就跑了出去。兵荒马乱的

年代，我不责怪表妹，就自己找水喝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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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小麻湾渡口，老远就看到有人在打火吸傍晚，

烟（那时候没有火柴、火机的人都用火镰、火石取火）。张宝

科叫了一声“老乡”，摆渡的不但没吭声，还把烟掐灭了。张

叫我打枪，我便朝天放了一枪随后，听张装出恶狠狠的样

子骂了一句，然后大声喝道：“老子是 的，你敢不从就

打死你！”我担心枪声引来国民党，便上了子弹，上了顶门，

把手雷也 ，可能害怕了，揭开了盖。那摆渡的一听是“

乖乖地放开纤绳把我们送过了河。

我们悄悄地到了大、 也不知谁小荒，但不知去哪个村，

是伪村长，我俩一商量，决定找个带路的。走近一个住在村

外的农户，我们停下来。张宝科朝我示意了一下。我放下枪，

搭肩把他顶上了墙顶。只听他轻轻喊了一声“：老乡，敞开门

送送路。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俺男人不在家，去找别

人吧。”这时，张猛地跳下去，一脚把门踹开，骂了一句“：他

妈的， 屋。油灯光里，张看到一个是不是通八路”，就冲进了

男人光着身子躲在桌子底下。张用枪把他指出来，那人只好

穿上衣服当了我们的向导。

这个男人从村前（每村村后都有守兵放哨）把我们领到

了王连庄（崂山县）伪村长（至今我也不知姓名）家门前。张

轻声对这个男人交代了一句： 不准告诉别人，否则就毙了

你！”

伪村长家的院墙很低，抬腿就可以跨进去。带路的人走

后，周围传来了狗叫声。张悄悄告诉我说“：我进去，你在外

面放哨，不要轻易开枪。”张进去叫了一阵门，不敞，便一脚

把门踹开冲了进去。女人和三个孩子在屋里，都说伪村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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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日了。见来人不善，女人和孩子一齐哭了起来。张又厉

声喝道“：不许哭，老老实实地把枪交出来！”女人哭淋淋地

说家里实在没有枪，最后从天棚里取出了 发子弹⋯⋯

这次行动虽然收获不理想，但我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锻

炼！

那个时候，民兵们的思想觉悟很高，只要是共产党号

的事情，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指到哪里，冲到哪里，从来不

讲价钱，不打折扣。但是应该承认，由于缺乏正规化训练，大

家的技术水平较低，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因此，除乡里的

统一行动外，我们特别注重了各民兵队的常规训练。每天的

作息安 个小时，饭后各自回家干排是：早饭前集中训练

活，晚饭后再训练 个小时。夜间便执行巡逻放哨任务。平

天至 天，实行全乡统一会操日以村为单位进行，每隔 。

在训练中，我们从集合、跑步、卧倒、匍匐前进等基础技

能开始，直到打靶、防空演练等，凡军队要求的，我们都一项

不漏。有时自行训练， 年有时请武装部或军人指导，从

冬季开始，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是刮风下雨，除有特殊任

务外，始终坚持每天训练。在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物的同

时，我们专门培起一批土堆，作为掩体练习打靶。通过训练，

我们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尽管民兵们居住分散，

但按时间要求，每次集合时间都不超过 分钟。仅此一点，

已与正规部队别无二致。由此，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

三

召



第 15 页

肯定和高度评价。我们民兵中队连续荣获乡、县和华东军区

三面锦 年，民兵中队改为基干民兵连，我又出任连旗。

长。为了推广我们的经验，那年夏天，华东军区司令部民兵

科的首长专程来我们乡视察总结，给了我们崇高的荣誉。我

们全体民兵队员个个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士气倍增。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尽管我们不是正规部队，

但也担负着保卫人民、保卫家乡的任务。那时，我们的装备

已大大增加，拥有 支枪， 多枚手雷，子弹也可满足需

要。按照当时区里的分 个村（大姜戈庄、小工，我们丰隆乡

姜戈庄、温家庄、朱家庄、高家庄、化家庄、管家庄、石家庄、

朱家屯）负责着 华里胶济铁路和后来修建的飞机场的保

卫任务。无论农活多累、训练多苦，每天晚上都要站岗放哨、

流动巡逻，发现情况，随时处置。凡是要过铁路的人，统统盘

查，可疑分子，立即抓获。

年冬天，我们接到了宋家营至石河段的夜间守候

任务。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河东国民党控制区过来的人，

不法分子一律击退，生意人带过来的东西，不管是食盐还是

其它物品，一律没收，然后统一交马店管理局处理。那是一

个很冷的夜晚，我们的队员大部分只穿 件空棉袄，全部趴

在铁路边路沟里一字排开。约摸 时左右，借着月色，我突

然发现有两个人向这边走来，鬼鬼祟祟，探头探脑，一看就

知道不是好东西。还未等来人靠近，我就朝天放了一枪，只

听来人高喊一声“：有民兵，快跑！”从那跑动的声音可以听

出，来人后面还有好多人尾随。原来，那 个人是先来打细

探路的。敌人跑了，我们却原地不动，直趴了一宿。由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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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我们的手冻疼了，脸冻木了，牙齿打颤的“咯咯”声随冷

时可 无怨无悔。以听见。即使这样，大家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 时左晚上，我们照例原地趴伏 右 又有。又是

一个密探悄悄摸上来。这次，我吸取了昨天晚上的教训，轻

声嘱咐大家不要吭气，到跟前再说。等那人丧失了警惕，快

要到我身旁的时候，我猛地抬腿一绊，随即跃身将那人按在

地上，小声说“：别叫 放声就打死你！”被突如其来的一绊，

他 多人，听哪能不叫？“哎吆”一声叫起来，结果后面还有

到叫声，都撒腿便跑，我一跃而起，招呼着民兵队员向前冲

去， 枪来人并连放了 听到枪声，丢下背袋逃跑了。原来，

这都是为国民党卖盐换钱的。

人的精力是 又得干农活，有限的。既要训练，还要执勤，

有时难免发生矛盾。许多民兵因为睡眠太少，在干农活时往

往要打盹犯困，有的干脆倒在地上睡起来。为此，不少民兵

挨了家长的责骂。民兵纪维君直到现在提起来还说：“当年

跟着你趴地沟，真叫俺爹骂了些。”

四

年冬天，我们接到乡武装部的命令，说截获了一

个重要情报：一个名叫“反共救国军”的反动组织最近要在

韩信沟（现属胶东镇）一带活动，让我们白天严密监视，夜间

实施搜捕。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组织各民兵队长进行分

析，商议对策，研究行动方案。最后，我们意见达成一致：白

天不动声色，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各自忙家务；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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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秘密进行逐村清查搜捕。为使清查面遍布各个角落，我们

共组织了 多人参加行动。

时整，我们首先对小官庄实施了包围。第一天晚上 队

伍分三部分，一部分在村外设埋伏圈，一部分负责看守进出

村庄的人员，一部分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事后我们给三部分

人下的结论是：设埋伏的最苦，看守人的最累，搞搜查的最

险。当时，我们的行动方案有明确要求：在村外设埋伏的队

员，一律趴在地沟里，不准吸烟，不准咳嗽，想吸烟的必须等

到天明，想咳嗽的吃口土也不准出声。因为天很冷，队员的

衣服都比较单薄，趴一宿，几乎冻成了冰棍。我们把村外的

场院当成了临时看守处，行动期间，无论是进村的还是出村

的，一律送到这里看一宿。因为这些进出的人中什么样的都

有，既有熟人，也有陌生人；既有听话的，也有脾气暴躁的，

作为纪律，负责看守的队员必须始终靠上，寸步不离，无论

是挨骂，还是有人求情，都必须死看死守，决不能让一个人

离开。而负责搜查的既要挨家挨户查遍每个院落、每间房

屋，又要查遍街巷的每堆草垛和沟沟坎坎，查不到便罢，一

旦有“反共救国军”成员，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是在提

着脑袋工作。就这样，我们连续行动了两个夜晚。分别对小

官庄、朱家屯进行了集中搜捕，虽然没有查到一个“反共救

国军”成员，但是我们磨练了意志，锻炼了队伍，大大提高了

夜间执行任务的能力。事后听说是“反共救国军”得知了我

们戒备森严，没敢伸张就逃之夭夭了。

即使这样，我们的警惕性始终没有放松，继续坚持了夜

间查户口制度。那时，全乡共有 户“地、富、反、坏”，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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